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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在陇中地区一个小小的山村
里，全村不到五十住户。村子四面环山，
村户依山而落，每到农历六七月间，山坡
上一块块农作物显现出各不相同的颜
色，金黄的小麦和油菜花，墨绿的马铃薯
花，或白或粉的荞麦，就像是一副色彩斑
斓的油画，这个时节正是家家户户抢收
小麦的季节，也是孩子们最为自由快乐
的时候。

麦黄时节，农村的孩子们都会和大
人一起下地干活，小点儿的到处捡拾麦
穗，大点儿的收割庄稼，还有的跟在犁后
面剔草根，剔草根是最轻松的，但却是所
有的孩子最不愿意干的一项农活，姊妹几
人中，姐姐最大，每天在家负责全家的伙
食，弟弟妹妹较小，于是我就成了名正言
顺的剔根“大将”。犁地的人一般都会天
没亮就下地，趁着凉快多干点儿，等温度

高了再停歇，所以我也就很自觉地跟着父
亲去地头，架好了犁，父亲在前面吆喝着
牲畜拉犁，我就在后面将翻出的草根剔出
来扔到向阳的地方，等太阳出来后将其晒
干，以防草根入土后再生长，遇到地头野
草旺盛的田地，往往要一上午连续弯着腰
剔除草根，犁地不停就没法休息，几个小
时下来，腰酸背痛，浑身困乏，看着我筋疲
力尽的样子，父亲并不会说什么，只是那
样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我也知道这活是农
活中最为轻松的，而那个时候，所有农人
的一日三餐都要靠这样披星戴月，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辛劳得来。

家里的劳力少，只有父母二人，麦黄
季节都是上午母亲带着弟弟妹妹收割麦
子，父亲和我犁地，下午会一起下地收麦
子，而我的主要任务则是放驴，同时给驴
子割一捆足够驴子夜间吃的草料，时间久

了，也能和大人一样熟练地使用镰刀，所
以收割麦子我也算是一把“好手”了，每每
看着一下午收割麦子的成果，心底总会抑
制不住地开心。受到大人夸奖后的满足，
那应该是童年最简单纯正的快乐了吧。

时至今日，田园的乐趣我依然乐此
不疲，而记忆里，那些劳累的农活如今也
是快乐的回忆，更多的还是摘别人家的
绿皮核桃和玉米棒子烧着吃的快乐，记
得经过火烧的绿皮核桃，核桃仁会发紫，
吃完了衣服上、手上、嘴上都会染上紫
色，回到家大人一眼就知道孩子们下午
干了什么，但从来都不承认，有点“背着
牛头不认赃”的味道。

放驴时烧土豆，那是农村孩子的必备
技能，也是所有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活动。
一般都是两到三人协作才行，一人负责挖
窑（跟简单的土灶类似，上面敞口，下面有

通风口），一人收集柴火，一人去偷挖土豆，
挖土豆也是有讲究的，必须要有经验的去
才稳妥，瞅准了土豆根部土包的裂缝，手顺
着裂缝插进去一拧即可到手，大概抹掉土
后装进提前扎好袖口的衣袖里，如此反复，
按需挖取，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要在点火前
就将土豆挖好，否则的话，等烟冒起来后再
去，烟火附近种了土豆的人家就会盯上，看
到有人进了土豆地立即大喊，也就没法进
行了，挖土豆的人挖到足够的土豆回到据
点，土坑灶也基本挖好了，接下来是最关键
的工序，用选好的大小适中的硬土坷垃沿
土坑灶的边缘像金字塔那样一层层垒起
来，一般会垒上一尺多高，这个最是考验技
术，经常一块垒不好就会全部塌掉，满盘皆
输，好在一起的伙伴们都是老手，精于此
道，等垒好了即点火，一定要大火猛烧，直
到将所有的土坷垃烧成青瓦色方可。

接下来的工序更是讲究，根据土豆
的数量要提前计划好埋几层，等火苗完
全熄灭，将风门封死，即开始将第一层土
豆扔进坑里，必须要扔一层土豆，塌一层
土坷垃，使其与土豆均匀混合，这样才能
保证土豆全熟，放完所有的土豆后，再在
外层埋上厚厚的土以防泄漏热气，如此
大功告成，接下来就是等待了，通常这个
时间一般要一小时左右。这段时间里，
小伙伴们会照顾下各自的牲畜，等到时
间差不多就开始起坑，轻轻剥掉外面的
土层，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个土豆从灰土
里搂出来，轻轻擦掉草木灰，烤熟的土豆
颗颗皮脆瓤酥，掰开脆皮，酥软的土豆冒
着清甜的热气，混合着草木灰的味道，伴
随着烫得吸溜吸溜的声音吞下肚子，吃
完一个接着吃下一个，伙伴们吃着、笑
着、闹着，就连牲畜们也都寻着味道凑到

一堆儿分享这美味，全然不顾满脸满嘴
的黑色。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夕阳
在不经意间落到了山腰，该到回家的时
候了，回家前还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一定要将脸和手洗干净“以防不测”，但
回到家吃不下去饭，大人就明白是怎么
回事，其实即便是家里大人发现也就笑
骂一下，并不会真的打骂，农村人的质朴
也不会因为几个土豆找上门来。

如今偶尔回去，村里也仅剩老幼，种
庄稼的也寥寥无几，当年那些同龄的伙
伴们也都常年身处五湖四海，很难聚集
一起，也再见不到五彩斑斓的画卷；养着
牲畜的也都圈养了，不再像我们当初那
样野放了，更不提偷核桃、摘玉米、烧土
豆、追野兔的事儿了，但那份独属于 80
后在麦黄时节的快乐记忆一直很美，也
很好。 （作者单位：新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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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长在平凡土地上
戈壁，荒漠，苍凉
成为你耕耘留梦的战场
新婚燕尔
你与丈夫同行
在修筑兰新铁路线上
你竖起了人生目标
有了心中的向往
目光穿透戈壁
延伸到了祖国边疆

你是傲视戈壁的马兰
地窝子，荆笆篱子墙
默立在风沙旷野
热血沸腾的工地
施工的战旗猎猎飘扬
你年轻的心吆
长出了鹰的翅膀

荒漠风沙
吹打着你鲜活脸庞
施工队列里
多了一个女子身影
无名 你是例外
但你已是这支队伍
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

是士兵就要出征
个头矮小的你
淹没在D7推土机里
但，戈壁荒漠的天空
从此有了花的芬芳

你有自己的土地
这块地就是驾驶室
你有自己的领域
天空是你飞驰的疆场
你的梦是轰鸣的
推平了一座座山
你的梦是彩色的
填起了一道道沟

许多人对陡坡望而生畏

危险，不能去
所有人的心悬浮嗓子眼
你跨上推土机向前驶去
天空一时有些倾斜
大片土从山顶倾泻而下
你躲开那场危险
一条路播下一段佳话
燃亮了所有人的眼光

你是女人，是母亲
有着天使一样的柔情
你用夜夜的思念
捻成长长的针线
让血浓于水的挂牵
还原你母性的柔肠
星月当空下喃喃细语
那一缕柔情啊
只有此刻
飞回了千里故园

当你身怀六甲
兰新铁路通车的那天
你在万人大会上
精湛的推土机驾驶技术
赢得了万人喝彩
也许没人记住你的名字
但你英姿飒爽的身姿
绚丽了一个天空
那是最美丽的朝霞
戈壁滩盛开的马兰花

是啊，马兰花
你一生在轰鸣中开拓
在轰鸣中推进
在轰鸣中追求
在轰鸣中驰聘

黎明的曙光
为勤奋的你披上霞光
夜晚之星
为你谱写诱人诗篇
你作为新女性走向成熟
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第二届全国妇女大会
有了你的身影
你用亲身经历
讲述你的成长历程
报答党和国家培育之恩
一切为了新中国
也就有了你站在党旗下
宣读的誓言

你究竟欠下了
平湖秋月几多良宵
你究竟错过了
白堤苏堤几多春晓
却创造出
新中国女性的春天
因为你对事业的挚爱
因为对挚爱的付出
因为一个坚定的信仰
因为……
便有了电影
《马兰花开》的流芳

你不是婀娜多姿的杨柳
你不是国色天香的牡丹
你不是江河
你不是高山
你就是开遍祖国山野
从不挑拣从不言苦
默默无闻的马兰花

除此之外
你还有一个特点
一生一世任劳任怨
只要认准了方向
任凭风吹雨打
也要鼓荡起心中的夙愿
为了新中国的钢铁之路

马兰花啊马兰花
你用青春挽一身流云
你用奋斗披一身彩虹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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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修铁路的，很多人脑海中就
会浮现出一群在铁轨旁边光着膀子、
抡着洋镐干活的人们。其实，铁路建
设事业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由许多
环节和专业构成的体系。但是，在所
有从事铁路施工的几代建设者和我
们这些职工子弟心中，在回忆过去
时，首先想到的恐怕就属路徽、路帽
和路服了。要说还会想到些什么？

还有的就是那一排排的油毛毡房，以
及大人们欢腾的事业和小朋友们快
乐的歌声了吧。由于路徽和路帽许
是因为不太实用而不会经常戴着，可
是那些不同制式的路服却陪伴着朴
实无华的筑路人走过了那一个又一
个令人难忘的春秋冬夏。

那是怎样的岁月啊！共和国成
立之初，百废待兴。千千万万的铁路
人为了打通祖国的南北大通道，齐聚
西北，开启了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新
征程！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中、在祖国
大发展的时代里，无数铁路建设者们
跋涉在崇山峻岭之间、挺进在兰新和
宝成等铁路线上，路服就是战旗，战
旗所至定使天鉴变通途；突击在唐山
大地震抗震救灾和各铁路沿线泥石
流滑坡抢险的现场，路服就是号角，
号角响起无所畏惧勇当先；奋战在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及转战在涉及国家
战略的阳安铁路线时，路服就是命
令，命令下达攻坚克难展雄姿；援建
肯尼亚、赞比亚等国际大型建设工程
中，路服就是旗帜，旗帜飘扬彰显大
国之风采！风餐露宿中路服就是团

结，肩扛手抬时路服就是信念，家人
思念你路服就是寄托；有的同志不幸
壮烈牺牲了，路服就是那默默的回忆
和永久的守望。久而久之，一代代的
路服在一代代的铁路建设者和他们
子女的心中，留下了最值得怀念和最
难以割舍的情怀。

2018年初春的，我因公到唐山出
差。下午办完事走在路上，看到一位

骑着自行车的陌生人，却有着一种莫
名其妙的熟悉感。猛然间再次看去，
呀！那人穿了一件83版西服式样的
铁路服。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油然而
生，那被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尘封起
来的记忆豁然打开。我慢慢走到路
边的长椅上坐下，思绪被拉回到了多
年以前，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1979年，兰州市铁一局桥梁处敦
煌路家属大院里，一个身穿蓝色迪卡
布铁路服、戴着布面铁路帽子、个头
不高的男人正用扁担挑了两桶水，向
家中走去。旁边有个5岁左右的、眼
睛大大的瘦弱男孩拽着他的衣角随
着扁担的起伏，一蹦一跳，不时地抬
起头看着眼前的男人，满眼都是父亲
的担当和那一片的深蓝。那年，父亲
是一名铁路子校的中学教师；那年，
我是铁路子弟幼儿园的学生。小时
候的我感觉要比现在聪慧和调皮，总
是爱举着路徽给别人说：“看，铁路
徽！”总是把爸爸的路帽戴在脑袋上
用劲让它旋转着玩。总之，自那个时
候起，我已经在眼睛里、在脑海中有
了那丝丝缕缕的铁路情怀，可以称其

为——启迪！
1988 年，我初一，一个星期天与

同学在建筑科技大学的操场上踢
球，一名同学因蹭到一位老教授而
被斥责，莽撞的我在十余米外一脚
将球踢到了教授脸上。当他捂着脸
蹲下时，我才意识到错误，一面带着
教 授 去 看 病 ，一 面 托 同 学 告 诉 父
亲。所幸教授只是鼻腔出血，没有

大碍，但是父亲坚持为了我前去道
歉。记得父亲出门后又折返回来，
将穿戴整齐的西装路服换成了其他
衣服。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懂
了，父亲是怕给路服抹黑啊。其实，
父亲对路服的那份执着又何止于此
呢，80、90 年代期间，北京和西安有
多个单位要调父亲过去，他都屡次
拒绝依然留在一局。我没有问过原
因，但是从他在陕北老家层层叠叠、
一眼望不不到边际的黄土高原那张
照片就可以看出端倪。穿着整套挺
拔的西装路服、戴着威武的大檐帽，
从望向无尽远方的眼神里，体现出
来的那种不可磨灭的神采，可以称
做为——坚守！

1997 年，我上班已 4 年，从事过
驾驶员、管理员和会计员等工作，也
算是个年轻的“老铁路”了。整天操
着一会儿河南一会儿陕西话的“工作
语言”，快乐地忙活着。唯一的遗憾
是，一直还没有属于自己的铁路服，
身上穿的那套还是从父亲那里软磨
硬泡、用了我好多的笑脸才换来的路
服。到了年末，迎来了工作后一个最

为振奋的事情，那就是——我领到了
一身属于自己的新款路服！那是一
套怎样的服装啊，从外表看，小翻领、
双排扣、两个袖口带有绿色细杠的深
蓝色毛料西服，配套威风的大檐帽一
顶。透过现象看本质，那可就是我做
为铁路职工的最好证明了。急切穿
戴好走出去，感觉自己这里风光独
好。以至于在同事那里都没有收住

情绪，嚣张异常地忘了人家其实早都
有的。由此可见，那一份骄傲是无法
用语言来表达的。等到穿回家的路
上遇见父亲，两个人一起往回走，父
子二人长相酷似、衣着同款，节奏一
致、神采奕奕。要说此中意味，可以
称之为——传承！

此后，我调入了建安公司。企业
也改制与铁道部脱离，但是名称里还
是有一个“铁”字，还是以铁路建设施
工为主，除了不能再拿着免票坐火
车，大家也都没有觉得自己离铁路单
位有多么的遥远。此后的企业多次
发放工装，虽然已经没有了铁路服的
痕迹，但是时尚的设计、精良的做工，
更加贴近于时代的脉络，展现着新型
现代化建筑施工企业员工的风采。
回想着父亲和我两代人的经历，我突
然想到是不是等儿子大专毕业了，也
可以让他到我们公司来应聘，做一名

“铁三代”呢？心里的这个念头，可以
称它为——展望！

想了这么许多，回过神来，看着街
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微微地笑了起来。

（作者单位：建安公司）

那记忆深处的铁路服那记忆深处的铁路服那记忆深处的铁路服
高莹斗

三月的宝鸡，到处散发着她独有的
魅力，虽然经历了“疫情”的浩劫，但依
然挡不住她婀娜多姿的神韵，远处秦岭
的余脉像她那乌黑的头发泻在肩膀上，
近处灵秀的山丘毫无保留地凸显她的
身材，腰间满是裸露而泛红的岩壁，被
霞光染得渗出古铜色。姑娘们穿着碎
花裙子站在簇簇如繁星似密布的野花
丛中，这些野花就在渭河边上，她们想
试探河水的温度，殊不知河里的鸭子早
已迈出了脚步。但在青山碧水白云飘
飘的和谐画面里她一点都不突兀，反而
增加了这个城市的美。

宝鸡的海拔本不算高。可是你走
在滨河大道向西望去，云竟时常探下
身来，虽不至触手可及，但与青山却完
美地嵌为一体。在煦煦微风的敦促
下，一边游动，一边调皮地变换着姿势
和形态，活像个贪玩的孩童。童真而
纯洁的她从未把前进路上的山峰当作
阻碍，而是水乳交融似的将崇山包裹
其中，青山白云交相辉映，恰成一道赏
心悦目的风景。

石鼓山就坐落在这座城市的正中
央，碧绿的渭河水缓缓流过，优越的地
理环境，让它成了这座城市的地标性
风景。我家就在石鼓山脚下，我时常
能欣赏到河水在家门口流过的波澜起
伏和石鼓山一年四季的变化。石鼓山
的春天是最美的，每到春天来临，山上
的绿草破土而出，长出嫩绿的嫩芽，一
片一片的像绿色的绒毯，牙牙学语的
幼儿步履蹒跚的走在上面，使人内心
充满希望。春风一吹，满山遍野的桃
花微微跳动，一片桃花花瓣飘落在幼
儿额头，幼儿痒得咯咯笑出声来……
多么和谐的画面，着实给这个春天增
添了灵动的色彩。

一过惊蛰，一切都好了起来，古人
说：“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
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终
于春分，止于清明。”新冠肺炎在中国大
地也得到有效扼制，每天增加例数越来
越少，治愈人数越来越多。在家待了几
个月的我甚是想出去散散心，好不容易
小区解禁了，于是在惊蛰后的第一个周

末，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念蓝天白云和缓
缓流淌的渭河水，还有山花烂漫的石鼓
桃花。我的提议得到妻子和孩子们的
大力支持，我们穿过横跨在蔚蓝的河水
上面的木桥，穿梭在满是垂柳的林荫道
旁。儿子手里拿着发了绿芽的柳枝在
自由奔跑，女儿将开满黄花的迎春花编
成花环戴在头上，春风拂面，鸟语花香，
妻子追着儿子生怕他绊倒，我急忙劝
她，就让他去感受春天吧！

在石鼓山上，儿子安静地拨弄着破
土而出的青草，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
在拔苗助长——他倒是没拔，但他把压
在小草上面硬土全部拨开，真是“人之
初，性本善”啊！女子爱花，女儿和妻子
不停在在桃花下面选景拍照，那些红
的、粉的全部让她们拍了一遍。

下山的路上，儿子说他玩累了，拉
着我的衣襟要抱抱，我看着它稚嫩的脸
上天真的笑容和头发上的花瓣，我恨不
得立刻抱他在怀，在这个春天里他是希
望，是梦想，是未来，是一切可能。

（作者单位：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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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东

去年八月份的时候，项目部搬了新驻
地，在道北拆迁区里有了独立的院落。办公
室的女生们筹划着在四四方方的前院里栽
种了一批冬青和月季花。冬青和月季沐浴
着阳光雨露，生机勃勃地生长着，顿时为小
院增添了不少灵动靓丽的色彩。

月季花又名长春花、月月红、四季蔷薇
等，在中国十大名花中名列第五，属丛生灌
木，枝干多刺，羽状复叶，花色有紫、红、粉红
等，以红色居多，也有洒金与白色的。它的最
大特点是四季开花、适应性强，不论江南塞
北，都可以看到它的倩影。院子里的冬青和
月季长得越来越茂盛，月季开出许多含苞待
放的花蕾，煞是喜人。又过了不久，月季依次
开出了红的、黄的、白的、粉的花朵，令人眼前
一亮，心生欢喜。这些明艳的花朵像美女，像
火把，像攒起来的丝绒绸缎，美得那么鲜艳！
那么炽烈！那么馨香！那么耀眼！让每一位
路过的人都忍不住驻足观赏，深深呼吸，流连
忘返。人有情，花有灵，我细心地数了数绽放
的花朵，不多不少正好二十一朵，与项目部的
女员工人数一致，不知是不是一种巧合？

眼前这有绿树、鲜花的驻地，不由的
让我回想起自己参加工作的二十八年里，
所目睹并见证了员工住宿环境所发生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的住席棚到住土
砖房，到租住楼房、再到搭建彩色活动板
房，再到现在的配空调淋浴各种设施，以
及风景别致花团锦簇的院落，这巨大的变
化令人欣喜而感动！从而倍加珍惜今天
的幸福生活。大家在前院养花种草，在后
院开辟菜园子，设置亭台和文化墙，大搞

“三工”建设，打造升级版的“幸福之家”，
想法方设法把项目部营造出温馨浪漫的
感觉，让生活更加舒适愉悦起来。

更让我由衷钦佩的是那些盛开在工地

的“月季花”——工程队里的那些女工们，她
们身上凝聚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感人力量。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工程队存在的时候，单
位的大多数女职工与男职工一同干体力活，
她们巾帼不让须眉，以单薄和身躯和坚强的
意志为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再后来，工程队取消了，单位招
来的都是大中专毕业生，从事技术、管理工
作。这些女工们从走出校园参加工作，虽经
历诸多的人生变化，但她们依然坚强、执着，
和男同志一起打拼，抛家舍业、远离了故土、
淡忘了亲情，收获着别样的人生。她们的人
生犹如这美好的月季花，光鲜、靓丽、骄傲、
倔强地绽放着，把细腻、柔美的内在精神展
示给世界，她们既是项目的靓丽“名片”，更
是企业的“巾帼英雄”。

从古至今吟诵月季花的诗句，更多的
是表现月季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和敢于与恶
劣环境搏斗的精神，而这不正是工程单位
女性的特点吗？无论东西南北，只要有工
程的地方，就有女性们劳作的身影，她们在
不同的岗位上忙碌、劳作着。女性选择了
做工程，便只顾一往无前，风雨兼程，别离
故土，扎根远方。她们没有泪水只有血汗，
没有懦弱惟有坚强，少了花前月下的浪漫，
少了城市女性的娇美，却拥有工程女性独
特的英姿飒爽。工程干到哪里，工程女性
就奔向哪里，她们不能“常回家看看”，只能
把对父母、对孩子、对亲朋的亏欠之情，融
入到对工作的无限热爱之中去，以此消释
思念之情，诠释伟大的奉献之美。

我歌颂盛开在小院里的月季花，更赞美
那些盛开在工程单位的女性们。我祝愿她
们永远健康、美丽，快乐，自信，生如夏花般
绚烂——“你们安好，便是晴天！”

（工作单位：城轨公司）

夏日荷韵 王利 摄

大美月季花大美月季花大美月季花
汤建军


